
92021年1月7日 星期四 关注·

本报记者刘婧宇

　　据统计，2020 年 12 月，在中央一级党和国
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干部中，9 人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此外，本
月还查处了46名省管干部。
  纵观整个2020年，共有18个中管干部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其中有11人是省
区市副职。还有14个被查的中管干部，先后受
到党纪政务处分，其中6人受贿超亿元。
　　元旦春节是纠治“四风”的关键节点，每逢
节假日通报曝光典型案例，督促党员干部绷紧
廉洁弦，已经成为常态。据统计，2020年12月
下旬开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各省区市和副
省级城市纪委监委，共通报曝光192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173起涉及享
乐 主 义 和 奢 靡 之 风 问 题 ，占 通 报 问 题 总 数
九成。
　　小节不守，大节必失。统计发现，上述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中，违规收送名贵
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
福利三类问题占比较大，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公
款旅游、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旅游活动安
排、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问题。
　　这些反复多发的“节日病”，需要广大党员
干部绷紧廉洁弦，切实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中央纪委也在元旦前夕发布《关于做好
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引
导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四风”，带头转作风、树
新风。

“煤”成能源反腐关键词

　　2020年能源领域重拳反腐，“煤”成了关键
词。2020年12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一
次性发布了5名厅官落马的消息，其中包括自
治区原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白盾，内蒙古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苏日勒格。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有超过
500名官员倒在煤炭领域。
　　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屡次以

“N连发”的形式，通报官员被查消息，其重要
背景是2020年3月份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组
织12个巡视组，对煤炭领域重点巡查，“紧盯
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倒查20年，明确提
出“要对2000年以来全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
情况进行全方位透视会诊”。此后，包括涉煤
国 企 以 及 党 政 部 门 均 有 官 员 被 查 出 涉 煤
贪腐。
　　为进一步遏制能源领域腐败，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参与矿产资源开发行为的规定（试
行）》，明确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
得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参

与矿产资源开发，不得利用该领导干部的职权
或者职务影响参与矿产资源开发。甚至在领导
干部辞去公职或退休 3 年内，这类行为都是被
明令禁止的。
　　涉矿腐败并非一地特有。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有 13 个地方被中
央巡视组指出存在涉矿腐败问题，占比高达
41.9%。而此次内蒙古向“煤老虎”开刀，短短数
月已立案查处相关案件 410 件、534 人。目前，
落马的官员涉及政府、人大、司法、审计、自然资
源、国企等多个系统，其中不乏辞去公职、退休
多年的人员。
　　小小煤块牵扯众多利益环节，在行情“高歌
猛进”的年代，其逐渐沦为腐败的温床。有煤老
板被查后，用“每个环节都需要钱铺路”来描述
这一行业的复杂政商关系。
　　业内人士指出，煤炭开发行政权力介入深，
权力寻租空间较大。开一个煤矿需要有采矿、生
产、安全、经营等方面诸多证件，涉及多个部门，
任何一处关卡出现松动，就会出现问题。
　　为了得到庇护，一些不法商人或大肆行贿，或
力促官员参股，一旦成功便有了保护伞。遇到监管
部门找“麻烦”，保护伞就会“打招呼”“批条子”。官
商勾结、抱团牟利，形成了一条黑色的利益链。
　　另一方面，部分涉煤地区对党风廉政建设

重视程度不够，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时碍
于面子，对腐败问题遮掩护短；纪委问责不
严，追责不力。在这般宽松的环境下，手握重
权者有恃无恐，一步步陷入“以煤谋私”“靠煤
吃煤”的深渊。虽然事发后一些落马官员面对
镜头声泪俱下，但也已于事无补。
　　“倒查”式追责，一方面揪出腐败分子，让
相关管理者切实树立起对于制度的敬畏之
心，另一方面也让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落到
了实处。

违规吃喝仍高发

　　2020年12月4日，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8
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0年10月底，
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37.5万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51.8万人。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公布了 2020 年 11 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数据，这也是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连续第 87 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020 年 1 至 11 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1.7
万余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17 万余人，其
中党纪政务处分 10 万余人。

　　连续 87 个月坚持公布的月报数据，见证
了八项规定精神落实落地、深入人心。
　　数据显示，在被查处的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问题中，违规吃喝占据主要位置。仅2020
年11月，全国共查处违规吃喝问题1136起，
占 查 处 享 乐 主 义、奢 靡 之 风 问 题 总 数 的
18.9%。2020年12月初，由云南省纪委监委宣
传部拍摄的反腐警示专题片《围猎：行贿者
说》，就揭开了吃吃喝喝温情面纱下，领导干
部逐步被围猎的惨痛教训。
　　重庆商人程绪库直言：“从我们的角
度，我们就是猎人，这些领导就是猎物”，他

“围猎”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
任委员（时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凯的过程，就是从饭
局开始。
　　经朋友介绍，程绪库在饭局上结识了周
凯；此后，程绪库就经常去机场接周凯回家，
一步一步靠近他同他攀关系。此后，两人就像

“谈恋爱”一般开始相互试探：程绪库先送一
块手表，周凯让司机分两次把钱返还。虽然送
礼未成，程绪库却认为：“只要他不排斥和你
交往，就已经是机会了”。
　　再往后，周凯每次回成都，程绪库都会约
他一起吃饭。两人交往多了，彼此间的信任就
建立起来。“认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人比较放
心，也没想过他会害我。”周凯说。
　　然而，程绪库却坦言了真实目的：“我们
花很多心思去揣测他、观察他、了解他，花很
多精力去逢迎他、讨好他，花很多的钱，哪怕
是东拼西凑也都要满足他的要求，这就是一
个‘投资’，这个‘投资’是属于一本万利的事
情。”他甚至赤裸裸地说：“在我们眼中，他就
是我们获取利益的一个工具。我们的目的，就
是要从他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没有谁从一
开始会说，是抱着交朋友的目的去的，所以跟
我们交往也是很危险的。”
　　相识 3 年，程绪库的“围猎”渗透到周凯
生活的方方面面。周凯最后数钱，都已经数到
害怕了，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在数钱，而是
自己在给自己‘坟头’撒纸了”。从点点滴滴入
手，程绪库顺利打通了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变
现暗道，而周凯也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以涉嫌
受贿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被提起公诉。
　　有的人在形式上遵守了八项规定，但特
权思维却一直根深蒂固。
　　 2020 年 12 月 25 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消息，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邵有田严重违纪违法被“双
开”，在其“双开”通报中，颇为罕见地出现了

“违反法律法规，机动车长期不悬挂号牌上路
行驶”的表述。
　　据办案人员介绍，他最初托关系办理过
特殊车牌，也使用过单位公车，2016年公车
改革后，邵有田购买了私家车。没有了特殊车
牌，邵有田干脆不再悬挂车牌。在上路行驶途
中遇到交警检查时，邵有田有时一本正经借
口“参加紧急会议”蒙混过关，有时则摆出官

架子声称“办理重大案件”，遇到执勤辅警时，
他甚至肆无忌惮利用职务威胁恐吓。日久天
长，“邵有田”的大名俨然成了“通行证”。

扫黑除恶迈向常态化

　　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战决胜
之年，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2020年1至
11月，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
护伞”问题2.96万起，给予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党纪政务处分2.54万人，2383人移送司法
机关。
　　随着三年专项斗争收官，不少人担心，黑
恶势力会不会死灰复燃？
　　2020年12月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
纲要（2020-2025年）》给出了答案，强调推
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建立长效机制，要依法依
规、宽严有据、罚当其罪，既不能“降格”，也不
能“拔高”，确保针对黑恶势力的斗争不走偏、
不变形。
　　黑恶势力作为社会毒瘤，企图把持基层
组织，拉拢腐蚀党员干部，寻求政治靠山和

“保护伞”，在地方扎根颇深，打击铲除难度往
往非常之大。
　　梳理2020年12月公开的一批黑恶势力
案例，四川“杨狗”案突出体现了上述特点。
　　“杨狗”是杨树林在四川遂宁射洪市广为
人知的绰号，靠放高利贷赚取第一桶金后，逐
渐发展形成以杨树林为组织者、领导者的人
数众多、骨干成员相对固定、层级结构明确、
较为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他曾带人围堵政府单位，并指着该单位
负责人鼻子骂“老子坐班房都要收拾你”；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后，他又要求身边
小 弟 要 把 扫 黑 除 恶 精 神“读 懂、嚼 烂、吃
透”……为打击杨树林黑恶势力，办案人员搜
集了1600多GB的电子证据、翻看了700余本
案卷。
　　2020年12月16日，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
息：云南省公安厅原保留副厅级待遇干部汤
跃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汤跃宏一直在云南公安系
统工作，从警年限达37年，被查时距离其退
休已有6个月。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12月22日，反有
组织犯罪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草案要点之一，便是将恶势力组织上
升为法律概念。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恶势力组
织上升为法律概念，有利于将恶势力组织消
灭在初期萌芽状态，也有助于除恶务尽、打
彻底。
　　专家分析，该草案除了进一步提升扫黑
除恶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同样释放了“扫黑
除恶”常态化的明确信号：专项斗争收官不等
于扫黑除恶收手，决不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
伞”死而复生、由小转大。
　　(资料来源：新华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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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大鹏

　　岁末年初，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备受关注。
来自河南、湖北的200余位农民工2016年在河
南省郑州市一建筑工地务工，至今工资未结清。
日前，部分农民工前去讨薪，却遭遇踢皮球。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该建筑工程
无证建设长达5年，有关部门监管不严给欠薪
埋下祸根，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根治农民工欠薪
强制手段落实不到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政
策“最后一公里”尚需落实到位。

5 年走过漫长讨薪路

工地钢管已锈迹斑斑

　　张家兵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余集镇文冲
村人，从事建筑工程劳务工作。2016年年初，
他带领农民工进入河南郑州新密市曲梁镇大稳
溱水城一期13号楼进行土建施工。经过半年
多辛勤劳动，工程主体封顶。
　　然而，把工程发包给张家兵的项目负责人
李建却一直未向农民工支付工资。无奈之下，
张家兵只好变卖房产，为生活困难的农民工支
付 少 量 工 资 ，并 和 农 民 工 一 起 走 上 了 讨 薪
之路。
　　2018年春节前，仍未拿到工资的张家兵等
人 赴 河 南 省 劳 动 保 障 监 察 部 门 反 映 情 况。
2018年9月，新密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相关
情况立案调查。2018年12月，新密市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形成《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报告显
示：李建分三次向张家兵所带领的工人支付工
资60.5万元，加上张家兵之前垫付的264万元，
166名农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
　　“当时为了拿到一部分钱，我被迫承认结清
了农民工工资。其实，李建许诺的60.5万只到
账了40.5万，我垫付的钱也远不到264万，农民

工工资还有很多没结清。”每当春节临近，那些
跟着张家兵干活的“老伙计”都要登门要账，张
家兵只能一遍遍做解释，却拿不出钱来。
　　2019年，在有关部门的建议下，张家兵将
项目开发商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诉至法
院。“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说我手续齐
全，到法院应该很快就能解决，没想到这法律
程序一走就是两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张
家兵说他已经走投无路，不知道这个年能否
挨过去。
　　据了解，2020年1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判处被告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支
付原告张家兵工程款5.4万元。“当时工程款还
有数百万没付给我，法院的一审判决明显不符
合实际，有点荒唐。”
　　张家兵随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2020年5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
事裁定，认为“本案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加人李
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应当发回重审”，将案件
发回新密市人民法院重审。
　　2020年10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
决，判处李建支付张家兵工程款496万元，河南
大稳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认为，已经向李建
结清了绝大部分工程款，随即向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上诉。2020年12月23日，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案件，案件截至目前尚
未宣判。
　　2020年12月24日，张家兵和农民工们从湖
北省襄阳市和河南省南阳市、信阳市等地来到
新密，再次讨薪。此时，项目名称已从大稳溱水
城变更为“东方今典·溱水印象”。
　　一位农民工望着他当年挥洒汗水的工地，
指着墙上张贴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无奈地感叹：“这里的钢管都已经锈迹斑斑，可
工人的工资仍旧没结清。”

记者采访手机被抢

农民工“又白跑一天”

  农民工们来到项目开发商的办公楼打听
情况，刚一进门，便被两个工作人员给轰了出
去。记者正在用手机记录讨薪过程时，一个
工作人员一把抢过手机，并勒令记者将视频
删除。
　　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经理徐宏伟称，
开发商已经给李建支付了 13 号楼工程款，
是李建没有给农民工支付工资，建议张家兵
和农民工去找李建，并等待法院判决结果。
然而，张家兵一直联系不上李建。记者多次
拨打电话，也未联系到李建。
　　曲梁镇劳动保障所所长马保伦闻讯赶
来，向徐宏伟宣讲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中的规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额
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加强对施工总
承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监
督。”徐宏伟并未接马保伦的话茬，让等待法
院判决。
　　记者和农民工一起来到曲梁镇政府，被
告知领导均不在，一位副镇长在电话中称让
农民工们去找劳动保障监察部门。
　　在新密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一位值班
的工作人员称领导们都下去办理欠薪案件
了。记者看到，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几个办
公室都悬挂着“新密市根治欠薪联席办公室”
的牌子，一个办公室里整齐地摆放着住建局、
水利局、信访局等部门的桌签，但没有工作
人员。
　　记者向新密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反映欠薪
情况，也未获回复。
　　马保伦说，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仅仅是协

调部门，负责沟通各个局委，缺乏强制手段。
　　但是，2020 年 5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明确规定：“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查处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时，发生用人单位拒不配合调
查、清偿责任主体及相关当事人无法联系等
情形的，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
协助处理。”
　　张家兵认为，法律规定劳动保障监察部
门可以去查询相关单位的金融账户及房产、
车辆状况，明明有监管手段却不去使用，这是
在推卸责任。
　　夜幕降临，张家兵站在新密市政府门前，
手持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2020年11月5日印发的《关于开展
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通知》，垂头丧气。

“又白跑了一天。春节越来越近，不知道这个
年，还能不能过得去。”

项目长期无证状态

治欠薪关键在落实

  近年来，记者持续对农民工讨薪进行跟
踪报道，发现很多欠薪都是建筑工程证照不
全或用人单位没有资质。如果建设单位及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对农民工工资按时支付监督
不力，便给欠薪埋下了祸根。
　　经调查，大稳溱水城项目2015年9月开
工。在开工建设的时候，该项目并未取得相
关证件。5年间，该项目长期处于无证建设
状态。
　　记者前往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
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核实，工作人员
称该项目直到2020年7月10日才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2020年10月12日才取得不动
产权证，2020年11月6日才取得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此时，该项目主体早已封顶，并已
对外销售。
　　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侯泉兴告
诉记者，该项目开建时属于安置房，目前已经
申报为棚改项目。“按照规定，这类项目可以
享受边建设边办证的优惠政策。”
　　此外，据调查，李建并没有建筑工程企业
资质，他借用了河南省宛南建筑有限公司的
资质，从开发商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手中
拿到工程，然后才转包给了张家兵，而张家兵
当时也没有建筑劳务资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建设单
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
单位，有关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并处50万元以
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巩魁生
表示，建筑市场长期存在“违规发包转包等查
处工作难度大却惩处力度较低”的问题，建议
加快修法进度，加大惩处力度，对建筑市场的
违法、违规行为形成震慑。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
员李鹏举介绍，农民工欠薪案件集中于建筑
工程领域，应落实已有规章制度，加强事前
监管。
　　贵州大学新闻社会学教授翁泽仁也表
示，目前治理“讨薪难”并不缺乏制度和文件，
关键在抓落实。
　　马保伦等基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工作
人员建议，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等各个部门应从源头上加强对建筑
工程的监管，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农民工
欠薪。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认
为，只有真正做到市场主体自律、政府依法监
管、社会协同监督、司法联合惩处，才能切实
保障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

被抢手机！被踢皮球！记者亲历农民工“讨薪难”


